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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得同意后，3月 9日起，小
组成员被允许进入工地，获得与女
工们同吃住三天的机会。

第一天，每个人的第一感受都
是：起得很早。

5 时 30 分，深圳的天还没全
亮，工地里的灯零星开着，杨承兰
的早餐是一碗泡面。时间尚早，但
她已经是宿舍里最后一个人了，其
他女工早已赶去上工。上工前，杨
承兰从床头掏出一个本子，写上今
天的日期，以此来记录加班时长。
电梯驾驶员每个月的基础工资是
5000元，加班一小时20元，杨承兰
凭借这个本子来核对自己每月的
薪水。

杨承兰一天的工作，都在工地
的电梯间里——她们称之为“梯
笼”的地方。她需要驾驶电梯对物
料和人员进行垂直运输，因为工地
电梯没有具体的楼层按键或是确
定的停止点，杨承兰需要不时通过
前方和左方的小窗判断高度和位
置，仅凭目测停下电梯。为了这份
工作，她特地去考了特种作业操作
资格证。过去一年，有 340 多天，
杨承兰都待在“梯笼”里。

8 时 30 分许，在工地内部，39
岁的塔吊指挥员李七双正配合着
塔吊司机将地面材料吊至高处。
吊臂垂吊着上百斤的钢管缓缓
升至高空，从头顶平移过去，投

下的阴影让即使戴着安全帽的
学生们也感到有些心慌。这是
李七双离开云南老家外出打工
的 第 13 年 ，也 是 第 二 回 站 在 了
深圳的土地上。

这处工地有工人超千名，女工
仅有二十多个，在男性主导的工地
里，女多男少的工种尤为罕见，曾
菲彤留意到，杨承兰和李七双的岗
位基本由女性担任。“包工头说，像
这种经常需要跟人沟通交流的工
作，有时候相比起急吼吼的男工，
女工有着更为细腻、稳定的情绪，
在工地里做协调工作效率更高。”
曾菲彤提到。

但冲突也时有发生。工期赶、
工作忙的时候，摩擦不可避免，当
对方不讲道理时，女工们也会反击
吵回去。杨承兰自觉“开电梯总是
会受点委屈的”，工地一整栋建筑
只有两座电梯，有时会忙得难以及
时照应，尽管杨承兰已经一刻不停
地操纵着电梯上上下下，但依旧会
受到一些工人的责骂，她们有时会
大声地吼回去。

一天的工作流程来回反复，直
到晚上 10 时许，才有女工陆续下
班。武子婷回忆道：“来之前我设
想着会有很多温馨的画面：跟女工
们一起聊天玩耍，半夜吃个宵夜唱
个歌什么的，但其实她们压根没有
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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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四
名大四女生组成“新闻跨土木”小组，随后确定
了她们毕业设计的报道选题：了解工地上的女
性。对于小组成员来说，这是个陌生的群体。
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双方从无交集。

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要讲怎样的故事，
一切都是未知。在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小
组成员们辗转深圳两处工地，与 23名工地女
工取得联系，甚至争取到机会进入工地里与女
工们同吃同住三天。

2024年4月中旬起，该小组推出系列报道
《她立于瓦砾之中：深圳工地女性生活纪实》，
以两篇报道和一部微纪录片讲述深圳工地女
工的故事。通过学生的眼睛，从她们的观察和
记录中，去关注一个常被忽视的女性群体。

下午 5时许，占据深圳湾文化
广场一隅的小吃摊逐渐热闹起来，
附近工地开始下班，大批工人蜂拥
而至。工服虽脏，不妨碍大快朵
颐，食物散发的香气与辛劳过后的
汗水搅合在一起。一开始，陈书婉
面对这样的场景会感到局促：“九
成以上都是男工，我们几个年轻女
生站在那，显得格格不入，不敢跟
别人开口。”

2023年 9月起，确定毕业设计
选题后，只要没有学习或实习任
务，几乎每个周末陈书婉和其他三
名小组成员都会前往深圳湾文化
广场，由于进不去工地，她们寄希
望于在这里的小吃摊上找到合适
的访谈对象。“在男性主导的工地，
女工毕竟是少数，可能七八十个人
里只有一两个，并不容易碰上。”陈
书婉回忆道，不同于男工们喜欢三
三两两吆喝着聚在摊位吃饭，女工
更喜欢打包拎走，这给“守株待兔”

的她们造成一定的困难，“我就在
摊档上买点东西，看到有女工过
来，就赶紧凑过去套近乎。”蹲坐在
马路牙子上，陈书婉手捧着盒饭，

“姐，你也来这里吃饭呀”，成为她
常用的开场白，然而进展并没有想
象中顺利。

开题前没想到的情况不断发
生——比如小组派发的寻人传单
石沉大海，比如很难在人来人往的
小吃摊上再次碰上同一位女工，比
如好不容易要到联系方式，第二天
对方又销声匿迹……信任，总是人
与人之间最难解决的问题。“跟这
些女工聊天时，她们大多数很热
情，问什么答什么，也有人聊着聊
着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经常
第二天再问时，她们就会说不想掺
和这事情。每每给你希望，又一次
次扑灭，反反复复持续半年时间，
我们都很沮丧。”

开题前对女工群体的印象也

在逐渐改变。起初，小组成员曾
菲彤很难想象会有女性去工地干
重体力活，在她的理解中，做家政
当保姆或是去流水线上打工会更
轻松、更适合女性身份一些。“但
跟越来越多的女工聊天后会发
现，在工地工资高一点，而且她们
觉得去工厂没有自由，甚至上个
厕所都要打报告，所以主动逃离
流水线。”这打破了曾菲彤原有的
认知。

女工安颖给小组成员们留下
很深的印象。安颖今年刚满30岁，
在工地女工里属于少有的年轻
人。跟大多数联系上的女工一样，
安颖十分热情地接受了学生们的
请求，双方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联
系。“春节期间她回家了，后来我给
她发消息，明显感觉她变得冷淡，
后来给她打电话，被她全部挂断，
也不知道那几天发生了什么。”陈
书婉说道。

在贺思雨的描述中，她们小组
的毕业设计定题很快，在四十多个
备选题里，两位指导老师都对这个
题目青睐有加。在沟通中，指导老
师陈显玲曾向她们解释，希望这个
选题能够让她们“关注女工的境
遇，认识真实的社会，接触常被忽
视的群体，得到一些触动”。

选 题 定 得 很 快 ，但 推 进 缓
慢。在深圳湾文化广场建设工地
附近，小组成员努力近半年时间，
尝试与多位女工沟通，但一直没能
取得对方持续的信任，“她们很怕
被骗，即使我们一再解释、证明自
己的身份”。

2024 年 3 月，在几近放弃之
际，转机出现了——有成员几经辗
转联系上深圳龙华区某工地的包
工头，这回，她们被允许进入到工
地里。

灰绿色的幔布包裹着未成型
的建筑，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空间
被钢筋和铁板分割成一格格，工人
们在其中爬上爬下。贺思雨跟在
包工头身后，一条水渠笔直地将工

作区和宿舍区串联起来，终点隐于
远 处 高 楼 大 厦 的 边 缘 不 可 见 。
她走进临时搭建起来的铁皮房
宿舍，每走一步都发出“哐当哐
当”的声响。

宿舍楼高七米，两层，一千多
名工人住在这里，空间得到了最大
化利用，二楼的过道格外狭窄，只
能容一人通过。3月 8 日 22 时许，
四名女学生们走在这条过道上，
抬头见上方挂着的密密麻麻的衣
服，垂下来的裤脚带着湿气擦过
她们的肩膀，迎着来来往往打量
的目光，走进了女工们的宿舍。

这天是“三八”妇女节，第一次
见这里的女工，武子婷想正好趁着
节日，送她们几枝花拉近彼此的距
离：“在这个属于女性的节日，送她
们一枝花，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
的事情。”她们进入宿舍时，大多数
女工已经准备休息了，看到乍然出
现的鲜花，坐在木板凳上的一位女
工直接站了起来，接过花愣愣端详
了几秒才反应过来，露出笑容。

“有大学生来给我们送花！”这

个消息在短时间内传遍几间女工
宿舍，一朵朵康乃馨在传递，被或
雀跃大方或羞怯沉默地接过，显然
鲜花是不常出现于此的事物。

这天晚上，也是武子婷第一次
见到 49 岁的电梯驾驶员杨承兰。

“当时只有我留在电梯里跟她说
话，她看着我，可能想起她的女儿
来，笑得很真，特别亲切。”武子婷
说道，“我把花递给她后，她又问我
要了一朵，说要带给同在工地上的
妹妹。”距离感在这个请求中消失
了，经历过之前半年无数次拉扯与
拒绝，对选题有些灰心的武子婷一
下子被点燃，女工群体不再只是一
个符号，“之前不管怎么努力，都没
办法走近她们。那天杨姐只是多
要了一枝花，但那个瞬间觉得距离
一下被拉近了”。

工地宿舍条件有限，地方狭
窄，杂物颇多，灯光也昏暗，但四名
女生不约而同地记得，在简陋的房
间里，堆满东西的桌子被清出一
角，女工们用矿泉水瓶充当花瓶，
珍重地插上她们送来的康乃馨。

深圳很大，但容纳工地女工们
的空间不大。杨承兰住在挤着五
张上下床的 30 多平方米的房间
里，每天站着的“梯笼”，也只有 5
平方米。男女混住的环境也在一
定程度上压缩着女工们的生活空
间：女工们很少坐在食堂在男人堆
里吃饭，她们更习惯打包回宿舍，
待在更为熟悉的环境中；女厕所和
女浴室距离男工的处所只隔一条
过道，女工们学会挑着时间去洗
澡。

小组成员们发现几乎所有女
工都给自己的床铺装上了床帘，拉
上之后，就是她们在工地，甚至深
圳这片土地上少有的专属自己的
空间。

43 岁的曾立新加完班回到宿
舍洗完澡，为了不打扰舍友休息，
站到外头的空调外机旁，弯着腰用
吹出的暖风将头发吹干，她来深圳
打工已有7年时间，陈书婉跟她的
谈话就在宿舍的床边随意地展开。

一次次的交谈，让陈书婉发
现，即使很多女工已来深圳打工多
年，但在她们的生活里，深圳存在
的痕迹微弱，“光看她们的朋友圈，
几乎从不提及在深圳的生活，她们
对深圳没有归属感。”陈书婉写道，

“她们人在深圳，但在最私密的自
留地里几乎看不到深圳。”

进入工地前，武子婷对这次采
访没有作过多的设想。与女工接
触的大部分时间中，总会听到她们
说：没有什么故事、没有什么打算、
也没有什么想法。“我们就想知道，
她们会在乎什么，是怎么样的经历
怎么样的选择，一步步拼就了她们

现在的生活。”武子婷说道，“她们
努力活得精彩，那种质朴而又坚韧
的力量，一次次打动我们。”

四名女生最终将她们的报道
命名为《她立于瓦砾之中》。“她”既
是在建筑工地——这个在男性主
导的环境中，一次次克服困难、努
力工作的女工，也是在细碎磨人日
常里，总是笑着面对、尽力生活的
女工。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2020 级新
闻系毕业设计答辩在 4 月 26 日进
行，四名女生邀请了其中几名女工
参加，“她们都非常希望能到大学
里走一走、看一看”。然而，答辩当
天，由于各种原因，她们还是没能
到达现场。

《她立于瓦砾之中》的展示获
得不少好评。这一天结束后，这组
报道中涉及的女工们继续在工地
里埋头苦干，采写这组报道的四名
女生，也已有了各自的毕业去向，
或深造或就业。短暂交集过后，不
同的道路在脚下展开，但不管是工
人还是学生，都得到了一些新的体
验和感悟，都希望彼此在瓦砾中也
好，在康庄大道上也好，都能以一
直“立”着的姿态，勤恳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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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部分内容引自系列报道《她立于瓦砾之中：深圳工地
女性生活纪实》，其中安颖、曾立新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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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宿舍内部

在妇女节当天，武子婷将鲜花递给了女工杨承兰

武子婷与工地女工边吃饭边聊天

工地女工李七双正在检查挂钩

（左起）武子婷、陈书婉、贺思雨、曾菲彤在毕业设计答辩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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